













本推行以神道为主 ,佛教为辅的宗教政策 ,而且积极鼓励佛教向海外扩展教势 ,日本当局和
日本佛教界尤其重视对台湾佛教 (主要是民俗佛教——斋教 ,后会详讲 )个性的了解。 1905
年 11月 ,“大日本台湾佛教会”发行了《教报》第一号 ,内涉及对台湾佛教的宗派、寺院的种
类、僧侣的威仪作法、课诵的常用经典、信徒的状况、寺院的财产和超度法会的情况等等的调
查。这是日本在台的第一次宗教信仰调查。①由于系是日本佛教为在台传教而展开的调查
(《教报》的持有人为日本曹洞宗布教师佐佐木珍龙 ) ,调查虽未系统全面和深入 ,却初步掌握













信念浓厚实其意料之外 ,与社会福利关系甚大。同时往往被奸黠之徒 ,利用迷信 ,以乘不测之
弊多 ,因此当局认为有调查其实情 ,讲究适当措置之必要 ,大正四年九月开始宗教调查 ,同七
年六月 (实为六年五月 )设置社寺课 ,继续该事业 ,今 (昭和十一年 )既调查告终 ,而其教义 ,组





所佛教学校—— “台湾佛教中学林”和全岛性的佛教统一组织—— “南瀛佛教会”。 1917年 4
月 ,佛教中学林正式开学 ,由日本曹洞宗别院院长大石坚童任会长 ,斋教先天派的黄玉阶任
副会长。其师资由台湾僧侣和日籍僧侣各半 ,学制为三年 ,学员在台读完三年后继续到日本
本土的中学学习 ,学业成绩优秀者选送到日本佛教大学深造。中学林还积极推动日本佛教与
大陆佛教界的联系 ,以便于日本佛教对大陆的宗教渗透。 如 1917年太虚法师曾受江善慧邀
请 (先是邀请圆瑛 ,其以事不克分身 ,乃介绍太虚去 )到台湾讲法 ,弟子释乘戒就在台湾佛教
中学林肆业 ,太虚所写的《东瀛采真录》亦在台发行。太虚曾在彰化发表演说: “佛教为东洋文
明之代表 ,今代表西洋文化之耶教 ,已失其宗教功用于欧美 ;欧美人皆失去其安身立命之地 ,




迎合政府意图 ,以王法为本 ,镇护国家的整体倾向。 佛教中学林客观上促进了台湾佛教的教







　　成立于 1922年 11月的“南瀛佛教会”表面上是一“民间宗教团体”的性质 ,但它的成立
实质标志着台湾佛教在组织管理上已纳入了日本当局所规范的轨道。南瀛佛教会的会报 (机
关刊物—— 《南瀛佛教》的前身 )第一卷第一号 ( 1923年 7月 )曾报道过其沿革: “本岛人所名
为僧侣及斋友 ,其智识材能低微浅薄 ,欲任以指导社会之实质茫然罔觉 ,同人有见及此 ,是以
启发教训为急务。使知佛教之精神 ,鼓吹信仰 ,开拓其心境 ,严正其志操。俾其社会地位蒸蒸
日上 ,并授与布教传道诸法具 ,才备岛民教化之资格。况且 ,自治规则施行后 ,尤为不容缓之
时机 ,此为设立教育机构并组织之必要也。 丸井社寺课长于大正十年二月初 ,邀请基隆月眉




















　　 1.神宫大麻的奉祀。 1934年 ,为配合对中国大陆的侵略 ,台湾总督府提出了“国有神社 ,
家有神棚”的口号。强调台湾民众每户都必须设置神座以供奉神宫大麻 (代表日本国家神道
的天照大神的神符 )。台湾第十七代总督小林跻造在 1936年的“神宫大麻发行式”上发表《训
词》 ,提出“敬神等于尊皇”的逻辑 ,并且强调“无论所信宗教为何 ,每家应设有神棚 ,安置神宫
大麻 ,以为祭祀皇祖之圣坛”⑦。
　　 2.正厅改善运动。依规定 ,凡祀奉神宫大麻及神社神符的神盒 ,都必须奉于正厅中央 ,而
台湾人祭祀的神佛和祖先灵位则要放在旁边。成立于 1924年的台湾神职会在 1937年 12月
1日提出“本岛民屋正厅改善实施要项”露骨地说出该运动之目的: “正厅改善乃为确立本岛
人家庭皇民信仰生活之中心 ,奖励祖灵祭祀国式化 ,以期贯彻本岛之皇民教化。”⑧所谓的
“国式化” ,即“在我国 (指日本 )祭祀祖灵是一种国民道德。故 ,生前国民对现御神 (指于现世
以人之姿态出现之神 ,特指日本天皇 )天皇陛下须绝对归顺服从 ,而国民之祖灵亦须对至上
神天照大神奉仕归一 ,并加以祭祀 ,如此始得谓彻底做到皇民之祖灵祭祀。 又 ,从他方面而
言 ,国民各家之崇祖方式 ,须以全国民之宗家 ,即皇家之祭祀为本 ,如此才能进至君民一家之
境 ,此乃使岛民习得皇民崇祖本义捷役。”⑨
　　 3.设国民精神研修所。 1938年日本文教省曾对神道和佛教等代表进行“国民精神总动
员” ,督促其向中国本土传教。 1943年 ,台湾总督府文教局为配合推动神道信仰 ,主办了国民
精神研修所。 据《台湾事情》载: “近来国民精神总动员之气运 ,环岛既凑澎湃 ,由台湾人自发
的要求皇民化热甚炽 ,此是领导台四十年来未曾见者也。 但是个中最遣憾者 ,能捉此种爱国
气运 ,加上推动建设皇民化运动之新纪元 ,进入第一线 ,率先重范人物甚少。 因此本府 (台湾
总督府 )有监及此 ,撰泽台湾神社外苑圣地 ,新设国民精神研修所 ,直属于文教局。 以学校职
员 ,社会教育职员为始 ,各种社会教化机构之指导者 ,社会教化之担任者 ,乃至地方中坚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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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次集在一堂 ,俾其体得由于台湾统治根本方针之教化信念。 以及岛民教化之理论及实际 ,
主要由实行及经验令其修得。以养成真有国家信念及教化热心之教育指导之中心机关 ,同时
兼为官民一般国民精神陶冶之道场。”10
　　 4.寺庙整理运动。 台湾的寺庙常神佛不分 ,祀神颇杂 ,迷信色彩甚浓。但作为一种区域
性的文化载体 ,寺庙一直在台湾人民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它常能无形地加强社
区的文化凝聚力和向心力 ,形成一种准权力中心。同时 ,台湾的寺庙基本是大陆的分庙 ,它构
成台湾与大陆联系的神缘。 展开寺庙整理运动无疑能从根本上切断台湾民间社会的中国文
化因子。从 1938— 1942年止 ,台湾被整理的寺庙和斋堂有 1000来所 ,或被破坏或转供佛教
之用或改为教化场所 ,而神像轻则移作他用重则击碎或烧毁。斋教龙华派的开祖罗祖师亦列
废弃之列。寺庙整理运动尽管对台湾的佛寺和斋堂的破坏不是很大 ,但日本当局却又规定 ,











清以来的罗教 (无为教 )衍生而来。而罗教正是在六祖慧能改革佛教、创立禅宗的基础上 ,以





　　“代表台湾斋教的 ,就是寺院斋堂 ,合此似无所有。全省寺院斋堂的数目约达千所 ,其数
目超过正式僧侣的数量。……台湾佛教有个基本的缺点 ,就是佛教徒的生活没有严格格乎佛
教的规定。在家与出家也没有明显的界线。出家不需要削发受戒——指一般斋姑而言 ,甚至
龙华派斋堂允许娶妻吃荤。 ……就全部佛教寺院当中 ,不少的寺院里 ,释迦牟尼佛的旁边坐






溶入神灵崇拜和祖先崇拜的成份 ,同时 ,斋教徒对禅宗 (特别是临济宗 )有强烈的心理认同 ,
在重视祖先崇拜和精灵崇拜的日本国家神道和具有神化倾向的净土宗系统 (包括真宗和净




　　随着日本佛教的入台 ,台湾的斋教就进一步走向改制的命运。 在台湾北部 ,先天派黄玉
阶通过组织“普愿社”的讲习活动 (该社宣讲明治天皇的《教育敕语》及日本相关的维新政
策 ) ,颇受总督儿玉源太郎之赏识。同时 ,他还主动与日本曹洞宗的大本山台北别院 (东和禅
寺 )、临济宗护国禅寺、真宗本愿寺派等交往甚密 ,配合日本当局从事监狱囚徒的教化工作 ,




还另拟了一个“台湾本岛人宗教会则约束章程” ,第五条云: “我宗教之道亘古至贵至尊 ,自应
恪守教理……教会中人务勤职业 ,安分营生 ,以固守教民之资格。”15黄玉阶的宗教活动 ,虽
有“曲线”求生存之一面 ,但却使台湾斋教逐渐地走上了日本化的道路。
　　日本占领台湾之后 ,日本曹洞宗务局曾派佐佐木珍龙来台展开宗教调查 ,在搜集了相关
的资料之后 , 1896年 ,曹洞宗两大本山——永平寺和总持寺就派遣布教师来台传教16。 1912
年 ,日本曹洞宗透过台南斋教 ,发起了“爱国佛教会” ,目的是想让全岛的佛教徒都纳入其中 ,
以扩大本宗的教势。而台南斋教为了寻求自身的发展 ,也乐于接受日本教团的庇护。台南的
斋教的三派成立了“斋心社”以应时变。 “台南斋心社宗教联合小引”后跋云: “我等台南龙华
派下 ,自帝国领台以来 ,已受认为曹洞宗之信徒 ,在斋教供佛之时 ,均招请布教师诵经、说教。
壬子年 (国民元年 )联合台南斋教间的三派成立斋社 ,合计七堂。”17由斋心社成立的爱国佛
教会的联合章程第一条云: “联合会之主旨为保护宗教安宁之秩序。”第三条云: “约束之宗
旨 ,首先遵守国法王章 ,赋税早完 ,勉为良善以尽人民之义务 ,而符宗教之规程。”第七条云:










斋教成立了“爱国佛教会”之后 ,日本曹洞宗又在台北展开传教攻势。 1916年 ,台北斋教徒林
普易和陈太空等假共进会 (台湾总督府办 )举办佛教演讲会 ,倡议组织“台湾佛教青年会” ,并
在日曹洞宗大石坚童的主持下起草了会则章程。其会则称: “中国中古佛教大振 ,其后渐至颓
坯 ,延至今日嗣后厥告成功……恭诵明治天皇教育敕语所云 ,国之治乱兴废 ,在宗教与教育
之适否 ,观于日俄、日德两大役 ,陆咸奏成功 ,谓非宗教教育适宜 ,焉能有此忠君爱国之精神
忽。”20其以佛教为“日本国家风教的基础”的心态溢于言表。 在成立了爱国佛教会和佛教青
年会之后 ,台湾南北的斋教大多纳入了日本曹洞宗的系统之中。
　　 1920年 ,全岛性的斋教联盟——台湾佛教龙华会成立。第一任会长为斋教徒寥炭 ,第二
任为陈登元。《斋教三派合同龙华会设立趣旨书》云: “尝夫本岛文运兴日月并进 ,人智同时势
争趋 ,而物质上设施略有备矣。 其政治上之效果 ,更进于自冶制度之颁布。吾人无不额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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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 ,所可撼者唯精神上启发 ,尚缺涵养。而岛民虽浴我天皇陛下之御 ,恩泽未能体一视同仁之
深心。 俗既未免 ,犹多墨守旧惯 ,不胜浩叹。然人欲开岛民心地 ,当以破邪显正 ,得信大乘佛
教之趣旨。 ……参酌日本佛教清规 ,权请金针拔医 ,俾斋门内容 ,暂次改善 ,勿以舍近图远与
支那本山旧习是沿。可决然与本国养成纯粹风。 ……籍启发岛民心地 ,以资自治精神 ,涵养
德性共体佛陀平等发大愿力施慈慧悲心是以设立免囚保护及感化院等义举 ,与夫社会相辉
映。仗仰爱国护法之士 ,赞襄斯业 ,以期有成。”21其会则第三条云: “本会所为目的如左: ( 1)
鼓吹尊王爱国 ,以基大乘佛之趣旨 ,图岛民之开发普及风教 ,且兴社会公共事业 ,以资佛教真
旨之振兴。 ( 2)全岛各斋堂所用经文法式等 ,渐为一定兼置本山 ,以期本岛斋教之统一。”
2
由
于南北斋教已大多归属曹洞之下 ,“佛教龙华会”成立后 ,在台湾中部获得较大的回响。 该会
聘请了日本临济宗僧侣东海宜诚担任顾问 ,归属日本临济宗派之下 ,并建立了斋教的本山









　　缁衣佛教传入台湾 ,大约在明代末年。 据《台湾省通志稿》云 ,“至郑明时代 ,汉人所有之




拜”等大众信仰彼此相容 ,互不排斥 ,其世俗化和民间化的个性甚是明显。 《安平县杂记》载:
“大约台之僧侣 ,有持斋、不持斋之分。佛事亦有禅和、香花之别……禅和派惟课诵经忏、报钟
鼓而已 ;香花派则鼓吹喧阗 ,民间多用之……”同时 ,“台之僧侣多来自内地 ,持斋守戒者甚
少 ,出家之人不娶妻、不茹荤 ,台僧多娶妻茹荤者……七月盂会 ,各里庙亦有请僧侣建醮演放
珈瑜刍炎口 ,以拯幽魂。”25太虚法师曾在《震旦佛教衰弱之原因论》一文中 ,将当时大陆僧侣分
为清高流、坐香流、诵经流和忏刍炎流等四种 ,并不无痛心地称: “除第一流外 ,余之三流 ,人虽
高下 ,真伪犹有辨 ,其积财利、争家业 ,藉佛教为方便 ,而以资生为鹄的则一色。而第四之流 ,
其弊恶腐败尚有非余所能忍言者。”26清代台湾缁衣佛教所谓的禅和派 ,香花派以及茹荤娶
妻者 ,大抵也不出后三流之列。 除了政治和经济等因素之外 ,庸俗化和功利化无疑是导致台
湾缁衣佛教在清末势微的最主要原因。
　　在日本的神道和佛教大举入台之后 ,台湾的缁衣佛教显得茫然无措。尽管日本佛教“各
宗自为部勒 ,不能融合成一大佛教团”27 ,但各教团的竞相拉笼 ,则进一步地加剧了台湾的缁
衣佛教各自为政的局面 ,谈不上走向相对的组织统一。素有“不去俗性 ,带妻食肉”陋习的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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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佛教 ,跟被讥为“莫道僧无父子亲 ,也曾旧好结朱陈 ;禅林花放桃千树 ,根叶迎有一色新”
28
的台湾佛教 ,颇有“惺惺惜惺惺”的味道。同时 ,当日本的临济宗和曹洞宗在台大力扩展教势










　　以月眉山派为例。该派的创建人为释善慧 ( 1881— 1944)。他曾皈依斋教的龙华派 (法名
普杰 ) ,由于受来自福州鼓动山涌泉寺的释善智和释妙密的影响 ,善慧曾来鼓山拜景峰为师




师等都参加了。 1912年秋天 ,灵泉寺率先举行“爱国佛教讲习会” ,其讲习宗旨是要“欲养成
布教人才 ,令一般人民共发尊皇奉佛之精神”31。1915年善慧到日本曹洞宗大本山寺朝拜 ,并
受日本天皇颁发“御金牌”一座。 1916年 ,善慧参与发起“佛教青年会”并被选为总干事。1917
年 ,善慧在台北东和寺与日僧合办“台湾佛教中学林”。 1921— 1922年 ,善慧参与“南瀛佛教
会”的筹组并拟被推为会长。可以说 ,月眉山派的兴起一直都笼着殖民文化的色彩 ,其在组织
和教义上都认同日本曹洞宗。月眉山派在日本侵占时期约有近 40座的禅院 ,发展至今 ,则已
近 50座。因此 ,月眉派的日本化因素 (特别是在戒严后重新入台的日本曹洞的催化 )并不可
能在战后消失对现代台湾佛教的深远影响。值得注意的是 ,在日据时期月眉派与大陆佛教有
千丝万缕之关系。日本佛教通过台湾僧侣与大陆的联系 ,加强了对大陆的宗教渗透。如善慧
经常来大陆各大道场布教 ,并邀请会泉、太虚等大陆名僧到台湾讲法。 1917年 12月太虚法
师离台时 ,善慧送与的是日式的黄褊衫 ,织金五衣和金绣九衣等。而太虚“考察得 ,深觉《整理
僧伽制度论》之分宗 ,颇合于日本佛教之情况 ;而本原佛教以联成一体 ,则犹胜一筹 ,乃于革
新僧制之素志 ,弥增信念。”32
　　日本侵占时期的台湾佛教 ,针对内部的禅规大弛、僧纲坠地的局面 ,曾提出一些改革的
措施 ,在经历了入世革新洗礼的日本佛教冲击下 ,也已略有些改变。同时 ,佛教人士如释证峰
等对台湾佛教组织被殖民化的个性也有所抨击: “偏袒帝国主义之野秃叠出 ,助长厌世消极
之枯禅丛生 ,而大乘佛法 ,则为之不振矣!……如何可解放岛内弱小于鞭笞之下 ,亦多叉手瞠
目不知所对。 `高等乞丐’ 之嘉名特锡 ,`寄生害虫’ 之征号频来 ,是亦非无所谓也。”
3
他强烈
反对台湾佛教寺院与日本寺院的联盟 ,主张台湾的佛教徒 (僧侣和斋教徒 )要建立自己的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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